
《新青年》宣言

本志具体主张，从来未曾完全发表。社员各人持论，也往往

不能尽同。读者诸君或不免怀疑，社会上颇因此发生误会。现当

第七卷开始，敢将全体社员的公共意见，明白宣布。就是后来加

入的社员，也公同担负此次宣言的责任。但“读者言论”一栏，

乃为容纳社外异议而设，不在此例。

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

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

我们相信世界各国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因袭的旧观念

中，有许多阻碍进化而且不合情理的部分。我们想求社会进化，

不得不打破“天经地义”、“自古如斯”的成见：决计一面抛弃此

等旧观念，一面综合前代贤哲、当代贤哲和我们自己所想的，创

造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的新观念，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

新社会的环境。

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

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

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希望那虚伪的、保守的、消极的、

束缚的、阶级的、因袭的、丑的、恶的、战争的、轧轹不安的、

懒惰而烦闷的、少数幸福的现象，渐渐减少，至于消灭。

当然尊重劳动；但应该随各人的才能我们新社会的新青年，

兴趣，把劳动放在自由愉快艺术美化的地位，不应该把一件神圣



的东西当做维持衣食的条件。

我们相信人类道德的进步，应该扩张到本能（即侵略性及占

有心）以上的生活；所以对于世界上各种民族，都应该表示友爱

互助的情谊。但是侵略主义、占有主义的军阀财阀，不得不以敌

意相待。

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

绝对断绝关系。

我们虽不迷信政治万能，但承认政治是一种重要的公共生

活。而且相信真的民主政治，必会把政权分配到人民全体，就是

有限制，也是拿有无职业做标准，不拿有无财产做标准；这种政

治，确是造成新时代一种必经的过程，发展新社会一种有用的工

具。至于政党，我们也承认是运用政治应有的方法；但对于一切

拥护少数人私利或一阶级利益，眼中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永

远不忍加入。

我们相信政治、道德、科学、艺术、宗教、教育，都应该以

现在及将来社会生活进步的实际需要为中心。

我们因为要创造新时代新社会生活进步所需要的文学道德，

便不得不抛弃因袭的文学道德中不适用的部分。

我们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破除迷信妄想，是我们现

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

我们相信尊重女子的人格和权利，已经是现在社会生活进步

的实际需要；并且希望他们个人自己对于社会责任有彻底的觉

悟。

我们因为要实验我们的主张，森严我们的壁垒，宁欢迎有意

识有信仰的反对，不欢迎无意识无信仰的随声附和。但反对的方

面没有充分理由说服我们以前，我们理当大胆宣传我们的主张，

出于决断的态度；不取乡愿的、紊乱是非的、助长惰性的、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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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止，前后存在十年以上。

进化的、没有自己立脚地的调和论调；不取虚无的、不着边际

的、没有信仰的、没有主张的、超实际的、无结果的绝对怀疑主

义。

月

月

日。《新青年》原名（青年杂

日创刊于上海，其《社告》如下：年志》，

“一、国势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

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

二、今后时会，一举一措，皆有世界关系。我国青年，虽处蛰伏研求之时，然

不可不放眼世界。本志于各国事情学术思潮尽心灌输，可备攻错。

述

三、本志以平易之文，说高尚之理。凡学术事情足以发扬青年志趣者，竭力阐

冀青年诸君于研习科学之余，得精神上之援助。

皆一时名彦，然不自拘限。社外撰述，尤极欢迎。海内鸿四、本志执笔诸君

硕，倘有佳作见惠，无任期祷。

五、本志特辟通信一门，以为质析疑难发舒意见之用。凡青年诸君对于物情学

理有所怀疑，或有所阐发，皆可直缄惠示。本志当尽其所知，用以奉答

庶可启发心思，增益神志。”

年

《青年杂志》的主编为陈独秀，主要撰稿人有高一涵、刘叔雅等人。这时期已经

提出科学和民主的口号，但影响不大。 号起改名《新青年》。

年 卷开始，宣布“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不另购稿”，

同年年底，陈独秀应蔡元培之约到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新青年》移北京出版。从

月第

卷起开始写稿。

成为同人杂志性质。这时的撰稿人陆续增加了李大钊、吴虞、钱玄同、陶孟和、胡

适、沈尹默、刘半农等。鲁迅也从第 年起成立编辑委员会，

鲁迅也曾参加编委会。

宣布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轮流编辑。实际上编委会

的形式并不固定，编委会的成员也并不限于上述六人

年开始出版，到《新青年》从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新青年》之新宣言

“我将创造成整个儿的世界，

又广大，又簇新；请几万万人

终身同居住，免得横受危害，

只希望我自己的自由劳动⋯⋯

我终看得见奇伟的光辉内

那自由的平民，自由的世界。

那时我才说唉，‘一瞬’，

你真佳妙！且广延，且相继！

我所留的痕迹，必定

几千百年，永久也不磨灭。”

）歌德之《浮士德》

年十月十日的中国革命，不过是宗法式的

《新青年》杂志是中国革命的产儿。中国旧社会崩坏的时候，

正是《新青年》的诞辰。于此崩坏的过程中，《新青年》乃不得

不成为革新思想的代表，向着千万重层层压迫中国劳动平民的旧

文化，开始第一次的总攻击。中国的旧社会、旧文化是什么？是

宗法社会的文化，装满着一大堆的礼教伦常，固守着无量数的文

章词赋；礼教伦常其实是束缚人性的利器，文章词赋也其实是贵

族淫昏的粉饰。

统一国家及奴才制的满清宫廷败落瓦解之表象而已。至于一切教

会式的儒士阶级的思想，经院派的诵咒画符的教育，几乎丝毫没



知道非劳动阶级不能革命，

有受伤。如何能见什么自由平等！可是中国的大门上，却已挂着

“民国”招牌呢。当时社会思想处于如此畸形的状态之中，独有

《新青年》首先大声疾呼：反对孔教，反对伦常，反对男尊女卑

的谬论，反对矫揉做作的文言！反对一切宗法社会的思想，才为

“革命的中国”露出真面目，为中国的社会思想放出有史以来绝

未曾有的奇彩。五四运动以来，更足见中国社会之现实生活确在

经历剧烈的变迁过程，确有行向真正革命的趋势，所以（新青

年）的精神能波及于全中国，能弥漫于全社会。《新青年）乃不

期然而然成为中国真革命思想之先趋。中国现时的旧社会，不但

是宗法社会而已，他已落于世界资本主义的虎口，与世界无产阶

级同其命运。因此，中国黑暗反动的旧势力，凭借世界帝国主义

要永久作威作福，中国资产阶级自然依赖世界资本主义而时时力

谋妥协。于是中国的真革命，乃独有劳动阶级方能负担此等伟大

使命。中国社会中近年来已有无数事实，足以证明此种现像

即使资产阶级的革命亦非劳动阶级为之指导，不能成就；何况资

产阶级其势必半途而辍，失节自卖。真正的解放中国，终究是劳

动阶级的事业；所以《新青年》的职志，要与中国社会思想以正

确的指导，要与中国劳动平民以智识的武器。《新青年）乃不得

不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

《新青年》自诞生以来，先向宗法社会、军阀制度作战，革

命性的表示非常明显。继因社会现实生活的教训，于“革命”的

观念，得有更切实的了解，

那宗法社会的专制主

所以《新青年》早已成无产阶级的思想机关，不但将与宗法社会

的思想行剧激的争斗，并且对于资产阶级的思想同时攻击。本来

要解放中国社会，必须力除种种障碍：

义，笼统的头脑，反对科学，迷信，固然是革命的障碍；而资产

阶级的市侩主义，琐屑的对付，谬解科学，“浪漫”，亦是革命的



研究社会科学；当严格的科学方法研究一切，自哲学以

大障碍。因此种种，《新青年》孤军独战，势不均，力不敌，

军阀的统治，世界帝国主义的统治，如此的残酷，学术思想都在

其垄断贿买威迫利诱之下，无产阶级的思想机关既不能充分积聚

迫，所以困顿竭

人才能力之可能，又内受军阀的摧残，外受“文明西洋人”的压

蹶，每月不能如期出世，出世的又不能每期材料

丰富。然而凡是中国社会思想的先进代表必定对于（新青年）表

无限的同情，必定尽力赞助；《新青年》亦决不畏难而退，决不

遇威而屈。现在既能稍稍集合能力，务期不负他的重任，所以在

可能的范围内，重行整顿一番，再作一次郑重的宣言。

而是因为现代社

《新青年》当为社会科学的杂志。《新青年》之有革命性，并

不是因为他格外喜欢革命，“爱说激烈话”，

会已有解决社会问题之物质基础，所以发生社会科学，根据于此

科学的客观性，研究考察而知革命之不可免；况且无产阶级在社

会关系之中，自然处于革命领袖的地位，所以无产阶级的思想机

关，不期然而然突现极显明的革命色彩。中国古旧的宗法社会之

式，

中，一切思想学术非常幼稚，同时社会演化却已至极复杂的形

世界帝国主义，突然渗入中国的社会生活，弄得现时一

切社会现象繁杂淆乱，初看起来，似乎绝无规律，中国人的简单

头脑遇见此种难题尤其莫明其妙，于是只好假清高唱几句“否认

科学”的“高调”。独有革命的无产阶级，能勇猛精进，不怕

“打开天窗说亮话”，应当竭全力以指导中国社会思想之正常轨

道，

至于文学，作根本上考察，综观社会现象之公律，而求结论，况

且无产阶级，不能像垂死的旧社会苟安任运，应当积极斗争，所

以特别需要社会科学的根本知识，方能明察现实的社会现象，求

得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凡是中国社会的新活力，真为劳动平民

自由正义而奋斗的青年，不宜狠猥琐琐滞于目前零碎的现象，或



“社会现象复

者因此而灰心丧志，或者因此而敷衍涂砌，自以为高洁，或自夸

为解决问题；更不宜好高骛远，盲目的爱新奇，只知求所谓高深

邃远的学问，以至于厌恶实际运动。《新青年）必定要由浅入深，

有系统、有规划的应此中国社会思想的急需。

杂得很呢，单是几个‘新术语’尚且要详加? 绎，然后能令真正

虚心诚意的革命青年及劳动平民知道‘社会’是个什么东西！”

《新青年》当研究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状况。研究社会科学，

本是为解释现实的社会现状，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分析现实的

社会运动；真正的科学，决不是玄虚的理想。中国新思想的幼稚

时期已过。现在再也不用搬出种种现成的模型，勉强要中国照着

他捏。其实“中国式的新乌托邦家”不但不详悉他自己所荐举的

模型，而且也不明了中国社会，正因不了解社会科学的方法，不

能综观实际现象而取客观的公律，所以不是泥于太具体的事实：

说到中国政治，头脑里只有张曹吴孙几个大姓大名，就是力避现

实，逃于玄想；说到经济改造，满嘴的消费、生产、分配等类的

外国新名词，不会应用于实际。《新青年》现在也要力求避免此

等弊病，当尽其所有区区的力量，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试解剖中

国的政治经济，讨论实际运动。

资产阶级的

《新青年》当表现社会思想之渊源，兴起革命情绪的观感。

社会科学本是要确定社会意识，兴奋社会情感，以助受压迫、被

剥削的平民实际运动之进行。所以对于一般的思想及情绪之流

动，都不得不加以正确的分析及映照。一切文学艺术思想之流

派，本没有抽象的“好”与“坏”，在此中国社会忙于迎新送旧

之时，《新青年》应当分析此等流派之渊源，指出社会情绪变动

的根由，方能令一般的意识渐渐明晰，不至于终陷于那混沌颟顸

等于飞蛾投火的景象；再则现时中国文学思想，

“诗思”，往往有颓废派的倾向，此旧社会的反映，与劳动阶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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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声同时并呈，很可以排比并观，考察其中的动象；亦可以借外

国文学相当的各时期之社会的侧影，旁衬出此中的因果。却尤其

要收集革命的文学作品，与中国麻木不仁的社会以悲壮庄严的兴

感。

《新青年》当开广中国社会之世界观，综合分析世界的社会

现象。社会科学本无国界；仅因历史的关系，造成相隔离的文化

单位，所以觉得各国有各国的“国粹”，其实不过是社会的幻觉，

泥滞于形式上的差别。中国受文化上封锁三千多年，如今正是滚

入国际舞台的时候，非亟亟开豁世界观不可。况且无产阶级的斗

争本来就是国际的，尤其不可以不知道各国劳工革命运动的经

验。因此《新青年》当注意于社会科学之世界范围中的材料，研

究各国无产阶级运动之过去与现在，使中国得有所借鉴。从最反

动的日本至赤色的苏维埃俄国，都应当研究。

《新青年》当为改造社会的真理而与各种社会思想的流派辩

论。社会科学，因研究之者处于所研究的对象之中间，其客观的

真理比自然科学更容易混淆。因此，人既生于社会之中，人的思

想就不能没有反映社会中阶级利益的痕迹；于是社会科学中之各

流派，往往各具阶级性，比自然科学中更加显著。《新青年）是

无产阶级思想机关。无产阶级于现代社会中，对于现存制度自取

最对抗的态度；所以他的观察始终是比较最客观的。何况《新青

年》在世界无产阶级的文字机关中，算是最幼稚的，未必有充分

健全的精力，足以为绝对正确的观察。有此两因，都足以令《新

青年》不能辞却与各方面的辩论：一则以指出守旧各派纯主观的

谬误，一则以求真诚讨论后之更正确的结论。于辩论之中，方能

明白何者为无产阶级的科学结论，何者为更正确、更切合于事实

的理论。总之，为改造社会而求真理。

中国幼稚的无产阶级，仅仅有最小限度的力量，能用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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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上来，令他继续旧时（新青年）之中国“思想革命”的事

业，行彻底的坚决斗争，以颠覆一切旧思想，引导实际行动，帮

助实际行动，以解放中国，解放全人类，消灭一切精神上、物质

上的奴隶制度，达最终的目的：共产大同。《新青年》虽然力弱，

必定尽力担负此重大责任，谨再郑重宣告于中国社会：

《新青年》曾为中国真革命思想的先驱，

《新青年》今更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

《新青年》既为中国社会思想的先驱，如今更切实于社会的

研究，以求知识上的武器，助平民劳动界实际运动之进行。而现

代最先进的社会科学派别，最与实际的世界革命运动有密切关系

的，就是共产国际。所以《新青年》新整顿之时，特以此“国际

共产号”为其第一期。

日，本期为《共产国际号》，篇

首刊有《国际歌》及乐谱。这时《新青年》已成为中共中央理论性机关刊物，季刊

出了四期。 月停刊；不定期刊共出 期。又，

本期刊有《本志启事》：“本志自与读者诸君相见以来，与种种魔难战，死而复苏者

数次；去年以来，又以政治的经济的两重压迫，未能继续出版，同人对于爱读诸君，

极为抱歉。兹复重整旗鼓为最后之奋斗，并以节省人力财力及精审内容计，改为季

刊，数量上虽云锐减，质量上誓当猛增，补前此衍期之过。其定阅而未寄满者，一

概按册补齐，以酬雅意，并此声明。”



涉及《新青年》分化的几封信

一 陈独秀致李大钊等信

守常、玄同、适之、孟和、一涵、慰慈、豫才、启明、抚五诸

君：

弟日内须赴广州，此间编辑事务已请陈望道先生办理，另外

新加入编辑部者，为沈雁冰、李达、李汉俊三人。弟在此月用编

辑部薪水百元，到粤后如有收入，此款即归望道先生用，因为编

辑事务很多，望道境遇又不佳，不支薪水似乎不好。望道先生已

移住编辑部，以后来稿请寄编辑部陈望道先生收不误。四号报已

出版，五号报收稿在即，甚盼一涵、孟和、玄同诸兄能有文章寄

来（因为你们三位久无文章来了）。

弟独秀（辑注者按，此信无发信日子，估计当在下面第二

封信之前）

请阅后在自己名字上打一个圈子，并请转寄给没有圈子的

人。适

昨日知《新青年》已不准邮寄。适



二 陈 独 秀 的 信

适之、一涵兄：弟今晚即上船赴粤。此间事都已布置了当，

《新青年》编辑部事有陈望道君可负责，发行部事有苏新甫君可

负责。《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

主张稍改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如此办法，非北

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近几册内容稍稍与前不同，京中同人来文

太少，也是一个重大的原因，请二兄切实向京中同人催寄文章。

一涵兄与慰慈兄译的（工业自治》，已成功没有？译成时望

寄社中，前成一段已检存望道君处。（望道君已移住渔阳里二

号。）

南方颇传适之兄与孟和兄与研究系接近，且有恶评，此次高

师事，南方对孟和颇冷淡，也就是这个原因，我盼望诸君宜注意

此事，余言候到粤再谈。弟独秀（民国九年十二月）十六夜。

三 胡 适 的 信

仲甫：十六夜你给一涵的信，不知何故，到廿七夜始到。

（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兄言“近亦不以为然”，但此是

已成之事实，今虽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北京同人抹淡的工夫

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现在想来，只有三个办

法 ：

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

哲学文学的杂志，篇幅不求多，而材料必求精。我秋间久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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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胡 适 的 信

意，因病不能作计划，故不曾对朋友说。

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

的戒约，不能做到。但此时上海同人似不便做此一着，兄似更不

便，因为不愿示人以弱。但北京同人正不妨如此宣言。故我主张

趁兄离沪的机会，将《新青年》编辑的事，自九卷一号移到北京

来。由北京同人于九卷一号内发表一个新宣言，略根据七卷一号

的宣言，而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

孟和说，《新青年》既被邮局停寄，何不暂时停办，此是第

三办法。但此法与（新青年）社的营业似有妨碍，故不如前两

法。

总之，此问题现在确有解决之必要。望兄质直答我，并望原

谅我的质直说话。

此信一涵、慰慈见过。守常、孟和、玄同三人知道此信的内

容。他们对于前两条办法，都赞成，以为都可行。余人我明天通

知。适。

抚五看过。说“深表赞同”。适。

此信我另抄一份，寄给上海编辑部看。适。

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变内容，

守常、豫才、玄同、孟和、慰慈、启明、抚五、一涵诸位：

年底的时候，独秀有信寄给一涵与我，信中有云：“《新青年》色

彩过于鲜明，弟近来亦不以

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似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

不可。近几册内容稍稍与前不同，京中同人来文太少，也是一个

重大的原因。”（此信日子为“十六夜”，但至十二月二十七夜始



》的汉译本，故我想另

两层：

故

到。）我因答此信，曾提出两条办法，（原信附上）我自信此两条

皆无足以引起独秀误会之处，不意独秀答书颇多误解。守常兄已

将此书传观，我至今日始见之，未及加以解释，恐误会更深，

附加一函，并附独秀与孟和书一份，再请你们各位一看。

第一：原函的第三条“停办”办法，我本已声明不用，可不

必谈。

第二：第二条办法，豫才兄与启明兄皆主张不必声明不谈政

治，孟和兄亦有此意。我于第二次与独秀信中曾补叙入。此条含

移回北京，

“非北

移回北京而宣言不谈政治。独秀对于后

者似太生气，我很愿意取消“宣言不谈政治”之说，单提出“移

回北京编辑”一法。理由是：《新青年》在北京编辑或可以多逼

迫北京同人做点文章。否则独秀在上海时尚不易催稿，何况此时

在素不相识的人的手里呢？岂非与独秀临行时的希望

相背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

另办一杂志第三：独秀对于第一办法 也有一层大误

解。他以为这个提议是反对他个人。我并不反对他个人，亦不反

对《新青年》。不过我认为今日有一个文学哲学的杂志的必要，

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

创一个专关学术艺文的杂志。今独秀既如此生气，并且认为反对

他个人的表示，我很愿意取消此议，专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

个办法。

你们看他给孟和的信，便知他总之，我并不反对独秀，

我也不反对《新动了一点感情，故轻信一种极可笑的谣言。

青年》，我盼望《新青年》“稍改变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

为是”（独秀函中语）。我为了这个希望，现在提出一条办法：就

是和独秀商量，把《新青年》移到北京编辑。

这个提议，我认为有解决的必要。因为我仔细一想，若不先



解决此问题，我们决不便另起炉灶，另创一杂志。若此问题不先

解决，我们便办起新杂志来了，表面上与事实上确是都很像与独

秀反对。表面上外人定如此揣测。事实上，老实说，我们这一班

人决不够办两个杂志，独秀虽说“此事与《新青年》无关”，然

岂真无关吗？故我希望我们先解决这个问题。若京沪粤三处的编

辑部同人的多数主张把编辑的事移归北京，则“改变内容”，“仍

趋重哲学文学”（皆独秀函中语），一个公共目的，似比较的更有

把握，我们又何必另起炉灶，自取分裂的讥评呢？

诸位的意见如何？千万请老实批评我的意见，并请对于此议

下一个表决。胡适上。十一、廿二。

慰慈赞成此议。适。

一涵赞成此议。适。

赞成移回北京。如实不能则停刊，万不可分为两种杂志，致

破坏《新青年》精神之团结。陶孟和。

赞成孟和兄的意见。王抚之。

我还是主张从前的第一条办法。但如果不致“破坏《新青

年》精神之团结”，我对于改归北京编辑之议亦不反对，而绝对

的不赞成停办，因停办比分裂还不好。守常。

后来守常也取消此议，改主移京编辑之说。适注。

赞成北京编辑。但我看现在《新青年》的趋势是倾于分裂

的，不容易勉强调和统一。无论用第一、第二条办法，结果还是

一样，所以索性任他分裂，照第一条做或者倒还好一点。作人

代。

与上条一样，但不必争《新青年》这一个名目。树。

玄同的意见，和周氏弟兄差不多，觉得还是分裂为两个杂志

的好。一定要这边拉过来，那边拉过去，拉到结果，两败俱伤，

不但无谓，且使外人误会，以为（新青年）同人主张“统一思



五 鲁 迅 的 信

想”，这是最丢脸的事。孟和兄主张停办，我却和守常兄一样，

也是绝对的不赞成。我以为我们对于仲甫兄的友谊，今昔一样，

本未丝毫受伤。但（新青年）这个团体，本是自由组合的，即此

其中有人彼此意见相左，也只有照“临时退席”的办法，断不可

提出解散的话。极而言之，即使大家对于仲甫兄感情真坏极了，

友谊也断绝了，只有他一个人还是要办下去，我们也不能要他停

办。至于《新青年》精神之能团结与否，这是要看各个人的实际

思想如何来断定，断不在乎《新青年》三个字的金字招牌！玄同

附注。一九二一、一、廿六。

适之先生：寄给独秀的信，启孟以为照第二个办法最好。他

现在生病，医生不许他写字，所以由我代为声明。

我的意思以为三个都可以。但如北京同仁一定要办，便可以

用上两办法，而第二个办法更为顺当。至于发表新宣言，说明不

谈政治，我却以为不必。这固然小半在“不愿示人以弱”，其实

则凡《新青年》同仁所作的作品，无论如何宣言，官场总是头

痛，不会优容的。此后只要学术思想艺文的气息浓厚起来，

就 好 了 。 树我所知道的几个读者极希望《新青年》如此

（一九二一年）一月三日。

适之兄：信已传到我手。我因为昨天想到你那里去，好带给

六 李 大钊 的信



七 陈 独 秀 的 信

你看，故未传给他人。不意那位办《北京晓（晨 报》的方先

生到辛白先生处邀我去谈，所以未得到你那里去。前天见了玄

同，他说此事只好照你那第一条办法，但关于研究系谣言问题，

我们要共同给仲甫写一信，去辩明此事。现在我们大学一班人，

好像一个处女的地位，交通、研究、政学各系都想勾引我们，勾

引不动就给我们造谣，还有那国民系看见我们为这些系所垂涎，

便不免引起点醋意，真正讨嫌！起明、豫材的意见，也大致赞成

第一办法，但希望减少点特别色彩。我三两日得了工夫，一定去

看你，好和你谈谈。守常。

适之兄：六日来信收到了。我当时不赞成《新青年）移北

京，老实说是因为近来大学空气不大好，现在《新青年》已被封

禁，非移粤不能出版，移京已不成问题了。你们另外办一个报，

我十分赞成，因为中国好报太少，你们做出来的东西总不差，但

我却没有工夫帮助文章。而且在北京出版，我也不宜做文章。我

是一时不能回上海了。你劝我对于朋友不要太多疑，我承认是我

应该时常不可忘却的忠告，但我总是时时提心吊胆恐怕我的好朋

友书呆子为政客所利用。我仍希望你非候病十分好了，不可上

课、做文章，而且很想你来广东一游。弟独秀白二月十五日

期《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党小组的机关报以后，分化加剧。当时《新卷第了第

①录自（胡适来往书信选）等书。按：五四运动以后，《新青年》内部分化，到



起，由编辑部同人自行组织‘新青年社’，直接

办理编辑印刷发行一切事务”。这个“新青年社”设在当时上海法租界，除出版《新

青年》月刊以外，还出版《劳动界》、《伙友》等通俗的工人刊物。

《新青年》分化以后，由胡适等人创办了《努力》周刊。

青年》刊登启事说：“本志自 卷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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